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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记忆九款
■   计算机系 计 85  |   刘伟

88 年入学清华，93 年毕业，

一晃二十载，昔日同学如今五湖四

海，为参加毕业廿年聚会，我将万

里迢迢回国。因当年居于九号楼，

便把百感千思拧巴成记忆九款。

计算机：系馆

现在已是地地道道的信息时

代，别说个人电脑满大街，连小孩

都捧着苹果 iPad 满处跑。但我们

的大学时代，学计算机的也没有自

己的电脑。为了学习编程，除了去

主楼的计算中心跟全校几千人一起

共享 DPS-8Ǆၭ႙ऐǅ，我们主要

是去系馆的机房。也是小型机，也

是用终端登录操作，但还不是彩屏。

大学里也用过 PC，可那运算能力

连现在的小游戏机都比不上，更别

提存储了。当时的电子邮件可是新

鲜事物，我还记得我看到的第一个

电子邮件是我们教研组的同学在一

台联网的 Sun 服务器终端上收到的

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写得很短，

像是全部由打字机敲出来的文本。

可就是我们班的这些连自己上机都

费劲的人，入学不久还组织了第七

届北京市中学生 BASIC 程序设计

竞赛。

打电话：靠喊

现在要是找个没手机的人可能

挺难了。当年我们住的整个九号楼

几百号人，只有二层的宿舍办公室

里才有一部电话。当然，那时的人

们包括学生也没那么多电话要打，

看到一个砖头大小的大哥大都是稀

奇事。学生尤其是外地学生和家

里的通讯方式主要还是信件。家里

万一有个急事，有打电报的，也有

打这个楼电话的Ǆᅃӯᄺᆩॆࠅ

टณǅ。虽ڦࣆۉǈॆᆶࣆۉڦ

然没有像电影《手机》里那样用大

喇叭广播接电话，满楼道喊人接电

话还是见多不怪的。

少年年班：单管

我们系当时有个少年班，班里

学生入学时才 15 岁Ǆഄටᅃӯ

ۼ 28Ă29 ბǈԛڦཞბᅃ

ӯۼԲྔٷڦںᅃǅ。少年班里

有一个同学正好和我同宿舍Ǆ໔ป

 9 ටࢇዿǈฉူ೬ǅ，我们宿舍

的人都叫他“小孩儿”。学习方面，

“小孩儿”是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差，

甚至还比不少人强。可是毕竟小那

么几岁，还是有很多东西跟不上，

尤其是男生宿舍熄灯后的话题。别

误会，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但谈

谈女同学，大家也觉得会带坏年龄

还小的“小孩儿”。所以，当时我

们都说这少年班的同学应该单管Ǆڇ

。ǅ࠶܀

上⻝⾷食堂：⽐比碗

我们楼和相邻几个楼的学生当

时都到八食堂打饭。最好吃的当然

是小炒了，可是比大锅菜贵多了，

只能偶尔为之。有时外校的同学来

玩儿，也会忍痛，买个小炒以示招

之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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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还有时踢球回来，感觉需要补

充体力，会买上一两牛肉，就着几

个馒头猛吃一顿。即使是大锅饭菜，

血气方刚的男生们也是顿顿少吃不

了。为了多盛粥，多装饭，男生的

饭碗一个比一个大，所以我们叫饭

盆儿。去掉那个“儿”，就是饭盆。

说实话，放在今天看，饭盆儿就是

盆。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宿舍张磊同

学的蓝色搪瓷饭盆儿最大，还有个

平平的盖儿。

去“ 之家” ：不不远

除了吃八食堂，我们也时不时

会到其它食堂转悠觅食，比如十食

堂楼上的小笼包子。如果有外校同

学来，去得最多的地儿还是“大学

生之家”。同学一到，没说几句，

一问去哪儿，异口同声“之家”。

那时候学生也没什么钱，包括我们

学电脑的ǄԹᄽ้ᆶඁફऄڦ

ଷຫǈԲසሠऐጱڦǅ，“之家”

的凉菜和冰镇啤酒正好满足需求，

而且离宿舍又近。我还记得“之家”

门前树下的几张白漆的铁圆桌，是

我们聚会的最爱，当然是夏天的时

候。除了聚会时去，我们班的同学

有时也会去，特别是夏天几个男同

学踢完球渴得要命时，最爱那儿的

天府可乐，那凉劲儿和味道至今让

我无法忘怀。

晚⾃自习：恋战

上清华的，都是人尖儿。北京

的入学率虽比外地高，但上清华也

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入了校门，压

力就来了。说是较劲儿也好，说是

怕落下也行，同学们都一个比一个

刻苦Ǆณٷᅃ้ܾٷසُǅ。

还记得我们宿舍那两个保送的，数

学课和数学系的一起上。宿舍楼一

到晚上十点半就熄灯，只有楼道和

水房的灯还亮着。就是这昏黄的灯

光，也不知让多少同学每天多学了

几个小时Ǆړᄺᆶੂၭຫڦǅ。

每天吃过晚饭，大家都会自觉去教

室上晚自习，很少有人在宿舍里学

习Ǆᄺփኪྺ๊ǅ。占座在大学

里不新鲜了，上课占，听讲座占，

上机占。关键是晚自习结束时，大

家还都很恋战，争分夺秒，非学到

被管理员哄走。所以我们都很羡慕

建筑系的同学，据说他们有通宵教

室，可以想学到多晚就学到多晚。

⾃自⾏行行⻋车：丢惨

清华校园太大了，没车可不方

便。尤其是从南门走到北面的宿舍

区，那可是费时费力。我记得上大

学后曾到外交学院同学那里玩，整

个学校就一两栋楼，上课睡觉吃饭

不用出楼。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没听

说过“私家车”，整个校园里也看

不到几辆小轿车。于是，几乎每个

同学都有辆自行车，当然不是新的。

有的是从家里运来的，有的是从毕

业同学那里买的，还有的是自己攒

的。因为自行车太多，管理相对也难，

所以丢车是常事。我自己就丢过三

辆。其中一辆是借给同学高晓松，

他弄丢的。也不知他还记得吗？现

在要是找他赔，得换辆汽车了。不信，

我们宿舍同学可以作证。

⼥女女⽣生楼：进难

那时我们班一共五个女生Ǆᅙ

ঢ়໙ڦܠକǅ，全住在 7 号楼。一

有班会，她们就跑到我们男生某个

宿舍里，和大家一起 会。所以男

生宿舍的乱她们可以亲自体会。为

了 会，男同学偶尔把宿舍整理一

下，换来的女同学的夸奖让我们感

到不是光荣，而是羞愧。男生可是

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女生宿舍的Ǆბ

，ᇵ૩ྔǅ。要是有事找女生ڞޤิ

要么站在楼门口，让路过的女生带

话，要么通过传达室广播找人。就

是站在门口等人的功夫，那时的我

们也都挺不好意思的。也许是物以

稀为贵，也许是距离产生美，清华

的女生包括我们班的，一个个都那

么自信那么骄傲，当然她们成绩也

很好。

毕业酒：伤感

快到毕业的时候，校园里到处

都弥漫着八字班同学即将各奔东西

的伤感。还记得我们班的散伙酒就

是在离宿舍不远的几张露天饭桌边

迷迷糊糊举行的。吃的什么我已记

不清了，只记得很多同学喝得抱头

痛哭，有的还抱着女生哭Ǆᅜമփ

，ᄺփࣷඟᆛԑǅ。那个下午和晚上ߎ

大家彻底放 了，把感情的闸门打

了，把五年大学生活的感慨都抒

发了。可惜我没能记住那些掏心窝

子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忘了那顿酒是怎么散的，酒

醒后留下的是同学五年积淀的情感。

记忆何止是这九款，我还记得

哥儿几个东大操场旁边那个小球场

上踢球的英姿；还记得一众男女同

学雨中爬灵山，一日体验四季变化

的惊喜；还记得王业同学在宿舍

的“租书店”；也记得黄进同学苦

练不休的“转书”；更记得……

二十载匆匆，闭上眼，如昨日。

再见昔日同窗，定把酒，即使无言，

也快乐。


